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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期待视野说明读者阅读作品的主动性。当读者阅读的作品超出自己的期待视野，读者往往会认为它丰富

了自己的审美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水平。当读者意见与作品一致时，读者与作品保持距离，从旁观

者角度边欣赏边领悟，美学接受成为可能。本文将从“期待视野”角度出发，剖析小说《蝴蝶梦》中叙

述模式、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蕴含的美学距离，进而解读作者的创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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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illustrates the reader’s initiative in reading a work. When a reader 
reads a work beyond his or her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he reader tends to believe that it enriches 
his or her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nhances his or her aesthetic level. Aesthetic acceptance is 
possible when the reader’s opin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work, when the reader distances himself 
from the work and appreciates it from a spectator’s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aesthetic distance in the narrative mode, plot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ovel Rebec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and then decipher the author’s creative psy-
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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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阐释和理解是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阅读就像在文本中旅行，作者会对既定文本有

期待，也会随着情节不断发展而对期待有修正。波普尔在《自然律令与理论体系》中写道：“在科学发

生以前及以后的进程中，人们都有一种可称之为‘期待视野’的意识，……它对新的认识活动具有参考

框架的意义。没有它的存在与参与，新的实验与观察显示不出任何价值。”姚斯把这个概念借用过来，

说明读者阅读作品的主动性，读者阅读作品时往往具有一种期待视野，当读者阅读的作品与自己的审美

经验和期待视野一致的时候，读者反而会失去阅读这部作品的兴趣，但是，当读者阅读的作品超出了、

校正了期待视野的时候，读者往往会兴高采烈，认为它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水平，丰富了自己的审美经验，

拓展了自己的“期待视野”，为自已建立了新的审美标准([1]: p. 25)。 
在审美经验与作品之间，有一个“美学距离”([2]: p. 274)。格林在《接受美学研究概论》中说明，

读者意见与作品一致，不存在接受问题，读者与作品保持距离，从旁观者角度边欣赏边领悟，美学接受

成为可能，距离太大，难以接受。他认为这种美学距离应该保持适中距离，只有在适中距离中，才能谈

得上顺利接受与抵制接受。 
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小说《蝴蝶梦》的叙述模式所蕴含的距离，主要分析内聚焦

第一人称叙述模式，不可靠叙述和叙事视角的转换。第二部分分析了小说《蝴蝶梦》的情节结构，主要

聚焦贯穿于全文的悬念手法，暗示和反转。第三部分剖析了小说中“吕蓓卡”的人物形象如何层层揭开，

满足读者审视人性的期待，以及小说中的伏笔。第四部分解读作者的创作心理，试图实现读者与作者的

交流。 

2. 叙述模式 

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会影响读者的立场观念。如果读者认为叙述者的叙述可靠，就会与叙述者感

同身受，对叙述者产生认同感，毫不怀疑。反之，加入读者认为叙述者的叙述不可靠，就会与叙述者保

持最大距离，持与叙述者相反的观点重新建构一个真实画面。小说《蝴蝶梦》中的“我”无法适应曼陀

丽庄园的生活，举步维艰，小说总体都是她表达她所受到的排斥和隔阂感，读者对叙述者的无助和压抑

感感同身受，距离缩短到最小，对“我”产生最大的同情。而有些读者则会主动与叙述者保持距离，会

客观地看叙述者，甚至会发现她的一些缺陷，她以夫为纲，蔑视法律。 

2.1. 内聚焦第一人称叙事模式 

巴特强调，“故事的情节本身作者绝不能与故事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 p. 63)。叙述者是作者创作

的一种构造，一个手段。小说《蝴蝶梦》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也就是小说中的“我”，

经历事件并观察事件，叙述自己的经历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感受，从而拉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文章由

叙述者的梦境开始。我们了解到，叙述者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曾经给一位贵妇做过女伴，如今是曼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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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女主人，第二任德温特夫人，并常常能感受到已经去世的第一任德温特夫人的阴影。读者通过叙

述者的叙述，了解到第一任德温特夫人的外貌形象、性格特点和生活作风。 
另外，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两个视角来讲述故事：一个是叙述自我的视角，另一个是经验自

我的视角，分别对应成熟的“我”与幼稚的“我”，表达“我”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和想法。小说第二章

的“我”认为自己克服了自卑，和一开始胆怯的自己判若两人，这里的叙述视角是更有判断力的叙述自

我，叙述自我比经验自我更成熟，因为她了解事情的真相，已经解决了年轻时的困惑和误解。 

2.2. 不可靠叙述 

“《蝴蝶梦》更加注重强调这桩罪行对女主人公所产生的精神效果”([4]: p. 25)。由于第一人称叙述

者只能够提供给有限的信息给读者，而且由于叙述者作为小说人物的身份，她的信息通常是片面的，碎

片化的，因此第一人称叙述者常常被称为不可靠叙述者。小说《蝴蝶梦》中，故事情节大多是从经验自

我的叙述视角来开展的。故事中的“我”遵守小说人物的行为规范，对事态认知有限，所见所闻所感也

有局限性。此外，又受自身偏见或理解能力的影响，所得到的信息也就局限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中

了，这类不可靠叙述者的观点很可能与事情的真相相悖。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读者需要通过可靠叙

述者了解故事情节，但是，有时作者会通过不可靠叙述者来刻意模糊情节，如此一来，“由人物的兴趣

或偏见所导致的情节颠覆以及叙述方面的困难和盲点都成为小说情节的一部分”([3]: p. 69)。 

2.3. 叙事视角的转换 

在小说《蝴蝶梦》中，吕蓓卡作为曼陀丽庄园第一任德温特夫人，才是解决疑问的关键，但是作者

却选择了第二任德温特夫人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她与吕蓓卡素未谋面，对吕蓓卡知之甚少，而读者从第

一人称“我”的角度出发，也对吕蓓卡充满了疑问与好奇。为弥补不可靠叙述的不足，作者转换叙事视

点，以第三人称视角刻画吕蓓卡形象。其他人物的描述满足了“我”对吕蓓卡的好奇心。 

3. 情节结构 

读者的文学发现之旅无需墨守成规，而是要实现“从解释到发现”的跨越，发现情节结构背后的真

相([5]: p. 458)。悬念的设置满足读者探索的期待。悬念的重要特征就是预设出一种十分吸引人的事态，

却不把它叙述出来。详细来说，就是突显不同寻常的情境并延缓揭露底细，使事态呈现出悬而未决的状

态，从而吸引读者的关注。《蝴蝶梦》以其曲折的情节和细腻的情感描写成为达芙妮的成名作之一，达

芙妮在《蝴蝶梦》中充分利用悬念手法的优势，设置了一系列反转情节，不仅成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

展，还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阅读《蝴蝶梦》时的期待心理使读者提升了审美能力，故事

情节与读者先前的审美经验相互碰撞，读者不断修复期待视野，不断探寻真相，在心里留下了可望而不

可及的审美体验。 

3.1. 扑朔迷离的死亡之局 

在小说的第一章，读者通过范·霍伯太太和迈克西姆的对话中得知他的妻子在曼陀丽附近的海湾溺

水身亡了，所有人都为迈克西姆感到惋惜。从迈克西姆姐姐和“我”的对话中，读者了解到迈克西姆曾

去认尸，并一度精神崩溃。直到小说第十九章，吕蓓卡的尸体被潜水员在附近的海湾发现，迈克西姆向

“我”吐露的事情的真相，读者才开始了解吕蓓卡死亡的真正原因。 
其实，小说中迈克西姆的许多行为都暗示了事情的真相，吕蓓卡送给迈克西姆一本诗集，迈克西姆

总读其中一首诗，因为这本诗集翻得很破旧，似乎总是自动在经常翻的那页打开。“我白天黑夜都在逃

避他。我逃避他，穿过时光的拱门，年年岁岁。我心如乱麻，欲哭无泪。在潮涌般的嘲笑声中，我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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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之不及。”读者在了解真相之后，才知道迈克西姆在杀了吕蓓卡之后，因为担心真相败露而一直生活

在恐惧之中，在白天，弗里斯也听见迈克西姆在书房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正如诗中所描写的，吕蓓卡一

直阴魂不散。文章中多次提到吕蓓卡的狂笑，就像是迈克西姆无法逃离的诅咒。迈克西姆之所以不愿意

靠近海边的小屋，甚至对之深恶痛绝，是因为他之前在那儿开枪打死了吕蓓卡。 

3.2. 正与反的对垒：迈克西姆定罪的反转 

由于一艘船在曼陀丽附近的海湾搁浅，吕蓓卡的小船被潜水员打捞上来了，迈克西姆不得不告诉

“我”事情的真相：他在得知吕蓓卡怀了别人的孩子之后，愤怒之余开枪打死了她，后将她的尸体拖进

她的小船，凿穿船体使其沉入海底。读者从迈克西姆向“我”的坦白中了解到了吕蓓卡死亡的真相，但

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迈克西姆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 
地方法官判定吕蓓卡是自杀的，认为船底的洞也是吕蓓卡自杀的证据，迈克西姆化险为夷，读者也

跟着松了一口气。然而，吕蓓卡的表兄费弗尔出示了一张吕蓓卡死亡当天写的便条，内容足以证明吕蓓

卡不是自杀，于是费弗尔与迈克西姆一行人在曼陀丽等待地方法官重新调查，“除了雨声什么都听不到，

雨不停地下，让人心烦”([6]: p. 70)，读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然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本却坚持说他

在海边什么都没看到，看到这里，读者又松了一口气。最后，吕蓓卡的贴身仆人丹佛斯太太发现吕蓓卡

死亡前最后访问的是一位叫做贝克的医生，于是一行人驾车赶到伦敦去寻找贝克医生，寻找事情真相。

决定性的转折，贝克医生的档案记录吕蓓卡当时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这样的发现既“证明”了吕蓓卡自

杀的充分动机，又“洗脱”了迈克西姆谋杀的嫌疑。 

4. 吕蓓卡的人物形象刻画 

人性审视满足读者期待。小说《蝴蝶梦》的开篇，吕蓓卡就已经去世，读者对她形象的了解完全依

靠众人的回忆，不断拼凑，读者的期待建构与重建主要集中与吕蓓卡身上，她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究竟是善良优雅，还是蛇蝎心肠？吕蓓卡的人物形象是贯穿全文的悬念。由天使到魔鬼，吕蓓卡的人物

形象随着情节发展逐渐丰满、立体，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被破坏，被新的印象所取代，读者会逐渐从迷

惑到豁然开朗，并被作者的写作手法折服。“期待视野的扩展促进了新的审美经验形成，融为期待视界

的一部分”([7]: p. 274)。在第三人称的描述中，吕蓓卡鹤立鸡群，锋芒毕露，读者自然会对吕蓓卡产生

“钦慕式认同”([8]: p. 206)。审美客体的完美超越了读者的期望，形象趋于理想化，从而激起读者“新

奇感消退后存在”的惊讶([8]: p. 206)。钦慕式审美认同是一种制造距离的行为，因为钦慕的审美情感是

读者居于过远和过近的距离之间，需要采取中间态度。主人公吕蓓卡虽然在故事里并不存在，但通过第

三人称的叙述，她音容宛在，虽死犹生，离读者并不遥远，满足了读者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小说《蝴

蝶梦》中对吕蓓卡生活的描写和其他人对吕蓓卡的评价看似时琐碎的刻画，却使读者与作品本身距离更

近，大方坦率、直言无隐的表达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9]: p. 45)。 

4.1. 吕蓓卡的形象逆转 

小说《蝴蝶梦》中多次提到吕蓓卡的惊人的美貌和出众的交际能力。吕蓓卡作为曼陀丽的女主人，

把曼陀丽庄园打理得远近闻名，她还善于交际，赢得了广泛的赞美与喜爱，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在贴

身侍从丹佛斯太太的回忆里，吕蓓卡相貌出众，身形高挑，是曼陀丽庄园独一无二的女主人，甚至连憎

恶吕蓓卡的迈克西姆都承认她的美丽大方，以及为人处世的圆滑和精明，庄园的仆人弗兰克也说吕蓓卡

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读者会先入为主，认同吕蓓卡是最完美的女主人，当之无愧的女神。在丹佛斯太

太眼中，迈克西姆无法接受吕蓓卡的去世，他无法入睡，甚至需要通过旅行来忘记丧妻之痛。甚至连迈

可西姆的祖母都对吕蓓卡的去世念念不忘，一直对她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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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蝴蝶梦》第十八章，随着吕蓓卡尸体浮出水面，吕蓓卡的真实形象也展现出来。从丹佛斯太

太和“我”的对话中，读者得知，吕蓓卡鄙弃所有的男人，只把男女之间的情爱当成一场游戏，她把男

人当作猎物一样嘲笑和戏弄。她引诱过的男人包括自己丈夫的姐夫，家中的男仆，甚至自己的表哥。从

迈克西姆对“我”的坦白中，读者得知，吕蓓卡经常用恶毒的话语诅咒别人，她把马抽得鲜血直渗，坐

在蒙特卡洛的山丘放肆狂笑，将鲜花撕成碎片……她根本就是魔鬼的化身。在小说结局，读者发现吕蓓

卡甚至在得知自己因患癌症而将不久于世时都要设下圈套惹怒迈克西姆，让他变成杀人犯。 

4.2. 暗示和伏笔 

“熟识在读者心中作为阅读经验积累，形成他在阅读新作品时与新作品在心理上的一种隐秘关系，

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带着由过去作品所形成的阅读眼光来看新作品”([10]: p. 203)。虽然读者要读到小说结

尾才知道事情真相，但达芙妮早已埋下诸多伏笔。读者会发现迈克西姆在蒙特卡洛对曼陀丽和吕蓓卡闭

口不谈。当范·霍珀太太对曼陀丽和吕蓓卡赞不绝口时，迈克西姆皱着眉头抽烟，沉默表示他并不愿继

续吕蓓卡的话题。所有这些都表明，曼陀丽一定发生过令人不愿回想的事情，迈克西姆和吕蓓卡之间一

定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我”和弗兰克谈到吕蓓卡时，他说他们中没有人愿意回忆过去。读者看到

这里一定迫切希望通过进一步阅读了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另外，小说《蝴蝶梦》中作者多次描写曼

陀丽杜鹃花非比寻常，红得吓人，“我们被杜鹃花淹没，它们有某种令人震惊和困惑的力量。我只看到

一片屠宰场般的猩红”([6]: p. 70)。在某种程度上，曼陀丽猩红得杜鹃花象征着第一任女主人吕蓓卡——

血腥、残酷。此外，小说中住在海边的白痴本也提供了许多暗示，他总是提到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字眼，

眼神和体态都透露着恐惧和不安。读者回顾，才恍然大悟，是因为本曾在海边小屋撞见吕蓓卡与其表兄

费弗尔苟且，他受到过吕蓓卡的威胁。 

5. 结语 

一方面，作者用距离显示女性绝望的处境；另一方面，达芙妮·杜穆里埃也在小说《蝴蝶梦》中展

示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新生的向往。在男权社会的制约下，作者不能直白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场，与

社会相抗衡，因此作者为了迎合了大众的思想，得到大众的认可，用“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来讲述故

事，“我”乖巧、信任丈夫、顺从丈夫、甚至无条件地帮助丈夫，完全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

人口中魔鬼般的女人吕蓓卡则反映了作者提倡的追求进步、自由、平等的新时代女性”([11]: p. 31)。 
“文学文本乃半成品，只能在阅读中实现自己，文本说教，读者建构”([12]: p. 141)。这说明文学文

本独立于阅读而存在，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化为具体。本文讨论了小说《蝴蝶梦》的叙述手法所蕴含

的距离，读者可以选择缩短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距离，与其感同身受，或认为其是不可靠叙述，选择站

在对立面观察故事。贯穿于全文的悬念手法使吕蓓卡的去世变得扑朔迷离，小说结尾多次反转也不断扩

展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回顾全文，种种暗示皆已呈现。小说中吕蓓卡的人物形象不断拼凑，层层揭开，

伏笔却早已揭示了吕蓓卡的真实面目。最后，作者达芙妮其实是戴着镣铐跳舞，用社会传统女性作为叙

述者，迎合社会主流文化，而通篇关于吕蓓卡的描写都表面作者倡导新时代自由女性追求平等和进步，

试图实现与读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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